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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卡尔·根萨

我的父母不是科学家，他们几乎对科学一无所知。但是他们通过既要具有怀疑精神，又要保持求知欲望的这种方法，教给了我这两种难以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而这却是科学方法的核心所在。他们的生活几乎可以说是贫穷的，但当我宣称要成为一位天文学家时，我得到了毫无保留的支持，尽管他们（像我一样）对什么是天文学并不了解。他们从未劝我考虑周全一些，提出成为一名医生或是律师也许会更好的建议。
我真希望能够讲一下在我小学、初中、高中阶段里激励我从事科学事业的老师，但当我认真回想时，这样的老师竟然没有一位。能够回忆起来的只有元素周期表、杠杆和斜面、植物的光合作用、无烟煤与有烟煤之间的差别等呆板的记忆。全然没有不断增长的 对新事物的新奇感，没有接触到任何进化的历史演变过程，也没有任何人给我们讲过每个人所曾信奉过错误思想。在高中的实验课上，我们得不到及格的分数。那时，我们根本就得不到追求个人兴趣的鼓励，也没有人让我们去探究那些知觉或概念性的错误。在课本的后面，才有可说是令人感兴趣的材料。学校的时光通常都是在你尚未真正体会到的时侯就已经结束了。 你可以在图书馆里，而不是在教室里找到有关天文学的美妙的书籍。教师恭敬虔诚传授求平方根的方法，似乎这种计算方法是西奈山亲手所授。我们的学习仅仅是记住自己被要求做什么，并得到正确的答案，而你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并不重要。在二年级时，我遇到了一位非常称职的代数老师，从他那里我学会了很多数学知识。但他也非常严厉，常常使得一些孩子哭鼻子。在上学这些年中我对科学的兴趣是通过科学和科幻的书以及杂志而保持下来的。
大学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我发现大学的老师不仅懂得科学，而且还确实能够对科学作出解释。非常幸运的是，我进入了对于学习的时代来说非常好的学校—芝加哥大学。我成了以恩里科 ，费米为宗师的物理系的一名学生。我从撒布拉曼扬·昌得拉基卡的理论中领略到了数学的真正优雅迷人之处；我有幸可以与哈罗德·尤里讨论化学；我跟柯依伯学习行星天文学，他是当时唯一的全蚀研究者。

在芝加哥大学我还非常幸运地修完了罗伯特·胡钦斯开设的一门普通教育课。他的课程将科学作为人类知识灿烂辉煌的织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展现在你的面前。难以想象一个有抱负的物理学家会不去了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巴哈、莎士比亚以及其他的著名学者们。在一堂科学概论课上，他将托

勒密关于太阳围绕地球旋转的学说讲得生动感人、引人入胜，使得一些学生对哥白尼学说的研究几乎毫无关系。与今天美国大学的标准不同，那时对老师的评价却是根据他们的教学水平，以及他们是否具有向下一代传授知识和启发学生的能力。这种活跃的学术气氛使我得以填补上了我过去所接受的教育中的许多空白。许多以前非常神秘的东西在我的头脑中变的清晰明了起来。我同时也亲眼目睹了那些能够发现一些宇宙规律的人所享受到的荣誉。
我一直对五十年代的那些辅导我的教师非常感激，而且一直在试图知道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是否都知道我的感激之情。但是，当我回首往事时，我似乎清楚的感到，我所学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来自中学和小学的老师，也不是来自我对大学教授们，而是我那对科学几乎一无所知的父母，他们对我的教育早在1939年那年就开始了。

出处：《魔鬼出没的世界》 

推荐理由：卡尔·萨根是美国著名的科普作家和科学家。他回忆他的科学道路时，给他影响最深的不是教过他科学知识的老师，而是他的对科学一无所知的父母。他告诉我们一个简单朴实的道理：你的父母是最好的老师，不管在生活上，还是在科学上。是父母告诉他对事物要有怀疑精神，同时也要有求知的欲望，这比单纯的知识本身更为重要。在阅读卡尔·萨根的科普作品时，我更加深刻地感觉到这一点，被他对科学的热情和执着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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